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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珍传奇（小说）

□倪正平

雨后夏夜（组诗）

□吴华

山海关，历史在这里拐弯（散文）

□刘白

一
日上三竿，响珍腰上缠了根麻绳，

绳与腰间插了把斜刀，衣袋里又揣了
三只娘摊的玉米饼，准备到江滩芦荡
里割些柴草。珍他娘从门里追出来：
别跑远了，候准时辰。

响珍家所在的开沙铺离江滩也就
几十米远，中间隔了条五米高的江堤，
翻过江堤便是一大片密密匝匝的芦
苇。在岸堤顶上，可见芦荡全貌，这条
位于长江下游清洲区域的江边绿带，
宽过一里，上下绵延，一眼望不到尽
头。在风的作用下，大片的绿和着有
节奏的潮声起起伏伏；若是秋天，顶面
会铺一层雪白的芦花，与远处略有些
泛黄的江水遥相呼应；而到冬天，芦叶
枯萎，这片江滩又会换上灰黄的色调，
几乎和远端融为一体了。

在响珍眼里，这大自然的调色板
没有多少诱惑力，江边长大的她最大
的消遣便是坐在岸堤顶上，看那片江
芦摇曳着变换不同的颜色，或是迎着
下游三十公里外长江口吹来的有些咸
味的江风，唱上一曲山歌调。因而，此
刻爬上岸顶的响珍未作任何停留，便
顺着面江的堤坡侧着身子溜滑下去，
转眼消失在看似找不到一丝缝隙的芦
荡里了。

进芦荡的小道，开口处也就尺把
宽的小缺口，外地人根本看不出来，只
有常进去的开沙铺人才认得出。往里
走，小道时有时无，最宽处也就半米样
子，地上的沙泥时干时潮，走出100多
米便完全没在水里了。小道从这里再
分叉出数条小径，从多个方向延伸至
芦荡的最外侧。对这片芦荡，响珍已
无数次进出，能闭着眼睛判断每条小
径的走向，对江里潮水涨落的规律也
毫不含糊，因而她对母亲叮嘱全然没
放在心上。

然今天，似乎一切都与往常不太
一样。

直到日头拔直，响珍还没从芦荡
里钻出来。珍她娘有些担心，吩咐珍
她爹：去堤上看看，潮头要来了。

日头偏西，响珍仍没出来。珍她
娘、珍她爹、珍她爹的爹都爬到岸堤顶
上，他们拔高了嗓子朝芦荡里喊：“潮
来了——潮来了——”

江苇起伏互相摩擦的唰唰声、潮
水不时上涌的哗哗声交织在一起，吞
没了岸上人们的呼喊。风明显紧了许
多，芦荡里芦苇的起伏更大了，远处隐
隐能看到长江下游涌来的浪头激起条
条白纹。

潮来了，潮头真的上来了，岸脚地
上，原本板结干燥的沙土被水浸润，闪
着光泽。

岸顶上很快聚集起一大片开沙
铺人，人们无助地望着眼前汹涌起

伏的江芦，那片蓬勃生长的寻常植物
此刻变成了吞没一切的怪兽，让人胆
战心惊。

直到这时，人们才猛然想起今天是
农历八月十八，满潮的日子，一年中潮汛
最大的一天，俗称潮头生日。

珍她爹和两个懂水性的后生挽起裤
腿准备冒险下滩。珍她娘抹着眼泪：“海
里捞盐，试试吧。”

这年响珍刚满19岁，却已是开沙铺
响当当的人物了。不为别的，就因她有
一副穿云破雾的好嗓门。她的嗓音锐而
不厉，高亢又厚实，发到极致也不会破，
极具穿透力；若顺风，三里开外能听清她
说的每一个字。有一回，开沙铺几位顽
童不知天高地厚闯进芦荡捉螃蜞，在大
潮到来的最后一刻，被她喊了回来。从
那时起，“响珍”便成了她最响亮的名号，
真名反倒无人问津了。

“要是响珍在，定能把她唤回来！”人
群里有人突兀地冒出一句，大家本能地
发出一片赞许声，又瞬间意识到这个能
救她的人正是此刻陷于危险之中的她自
己，于是更生出一份绝望来。

三位救援人进入芦荡已半个时辰，
岸脚的水渐渐冒了上来。珍他爹的爹在
岸上喊：都回来吧！别往里走了，再搭进
几条人命，不值！

潮水渐渐升高，远处最外侧的江芦
只剩下头挣扎着露出水面。堤岸上人们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恐惧让他们变得有
些木然，也有些神经。

就在潮头的涌浪击穿众人仅剩的一
点希望之际，进滩的缺口处传来江苇被
拨开的窸窸窣窣声和渐渐清晰的蹚水
声，三个男人从芦荡里闪了出来，潮水没
到他们的腰间，其中一位身上绑了一根
绳，另一头牵着浑身湿透的响珍。

看着从鬼门关上闯出来的四人爬上
堤顶，刚刚经历从绝望到惊喜巨大落差
的珍她娘一阵眩晕，一屁股跌坐在岸顶
的地上。

二
开沙铺的人们还未从响珍死里逃生

的后怕中清醒过来，又很快在头上笼罩
了巨大的疑问：对这片芦荡与潮汛了如
指掌的响珍何以陷入绝境？他们对响珍

“迷路”的解释无法释怀，直到第二天上
午，从清洲县城茅镇来了一群国民党保
安团的士兵，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点事故
发生的端倪。

来开沙铺的黄衣裳人（当地人对国
民党部队的统称）约一个班，他们端着步
枪爬到江边岸堤上，望着成片的芦荡一
筹莫展，沿堤巡查一番后，把目标瞄准了
堤岸脚下那片高高矮矮的民房，于是滑
下岸堤挨家挨户敲门问话。

开沙铺人这才得知，昨天，县城里逃
了一个共产党，说是顺着江堤从东边过
来的，到开沙铺地段就不见踪影了。

对国民党兵的问话，开沙铺人异口
同声“不清楚”“没看见”。他们当然不清
楚，但同时又都心里咯噔一下：昨天惊险
一幕莫非与此有关？

黄衣裳人走后，铺里几个长辈找到
响珍：珍，昨天芦荡遇险是否与此有关？
你说实话，我们也好有应对之策！

响珍哈哈一笑：“我哪有这本事，昨
天就是耽搁了一点时间，回程晚了，后见
潮水涌上来，心里一急就迷了路。”

长辈们不死心，耐心劝：你说实话，
我们一起担责；不说，你自己担责。你年
纪轻，若出事，应付不来的！

响珍把脸一沉：“几位大伯，我响珍
虽年纪轻，但做事历来清清爽爽，你们放
心便是。”

见问不出什么，几位长辈长叹一声：
但愿老天保佑！

此后两日，开沙铺、江堤、芦荡一如
往常的平静，堤内犬吠鸡鸣，堤外潮涨潮
落，只是响珍的山歌唱得更勤了，立在岸
堤上，迎着江风唱，敞开嗓门唱，唱得芦
荡野鸟惊飞，唱得江面云开雾散。

呒鱼呒水不是河
呒篾呒藤不是箩
呒狗呒猫不是窝
呒郎呒姐不是歌
穷人要唱穷人经
戴只帽子呒得顶
穿件布衫露背心
一条裤子只剩四条筋
着个鞋子呒得脚后跟
……
嘹亮的山歌声让开沙铺人停住了手

里的活，让鸡狗屏气敛息出不得声。人
们惊奇地望着立于岸顶的响珍，赞道：那
天险情似为她通了一脉，山歌又长了。

就在响珍遇险三天后的下午，六个
从县城来的黄衣裳人又进了开沙铺，他
们领命前来追查那逃走的共产党人。六
人正商量着从哪儿入手，就听岸堤顶上
传来清脆的山歌声。六人似被施了魔
法、点了穴位，都呆呆然沉浸其中，直到
一曲唱罢，顶着一颗大脑袋的领头兵方
想起来此的目的，他一枪托砸向一个把
枪放地上、托着腮帮痴痴望着响珍、长得
瘦猴似的小兵，喝道：“干吗呢，掉魂了？
问话去！”

瘦猴被砸得从地上蹦了起来，差点
把明显大一号的大盖帽给蹦下来。他
边扶正帽子，边爬上岸顶来到响珍跟
前：“诶、诶，唱曲的，先停下，我大哥要
问你话。”

响珍不理会，朝岸脚下的几个国民
党兵唱道：

我是百姓你是兵
大路朝天分得清
百姓只管田头事
兵爷有啥问良心
领头兵扑哧一乐：“哟呵，还真是伶

牙俐齿的山歌精。我且问你，大前天到
芦荡里半天没出来、差点出不来的是不
是你？”

响珍眉头一皱：“谁嘴欠乱嚼这事。
听谁说的？”

领头兵扬着脖子奸笑一声：“那天
潮水差点淹死几个人，这事传了半个清
洲，还要问？有人看见那共产党就是从
这里逃进芦荡的，你在里面半天了，难
道没看见？”

响珍接口又要唱，刚出一声，就被领
头兵厉声喝止：“停——别跟我们玩什么
调调，私藏共产党，你知道什么罪吗？”

响珍面无惧色，迎着黄衣裳人的眼
神稳稳地说：“当兵的，我们开沙铺人以
滩为家，只知道种田打鱼做生计，你们恩
恩怨怨与我何干！”

“好呀，牙口蛮紧，待我们进去捉他
出来，到时一审，有你好看的！”

在领头兵的驱赶下，几个黄衣裳人
爬上岸顶，挽了挽裤脚，提着枪就要下
芦荡。

响珍依旧面无表情，冷笑道：“当兵
的，走稳了——”随即放开嗓子又唱了
起来：

江面无风三尺浪
大潮来了白茫茫
芦荡不吝冒失汉
叫天呒应见阎王
就像应验响珍唱词似的，江面上刚

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间涌上一大片黑
云，风渐起，江苇齐刷刷迎风摇摆，无数
芦头的摩擦汇聚成澎湃的沙沙声，像似
里面埋伏了千军万马。

正要从芦荡边挤进去的几个黄衣裳
人见状脸色大变，面面相觑。他们停住
了往里的脚步，在岸脚与芦荡的交界处
迟疑了好一会，最终还是哭丧着脸退了
出来。待他们气呼呼地爬回岸顶，听到
响珍正唱到那几句：

莫道潮头太无情
只是天下路不平
穷人进滩让三分
官爷来了勿太平
自打那天国民党兵惹怒天公，响珍

唱退黄衣裳人之后，县城里的国民党兵
再没来过开沙铺。这事也就搁那儿了，
逃命的共产党到底进没进这片芦苇荡？
最后是逃走了还是死于非命？成了谁也
说不清的悬案。

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生的事，距
共产党军队解放县城茅镇不到半年。尽
管响珍一直没有承认与那逃走的共产党
有什么瓜葛，然在开沙铺，十九岁的她却
似升了辈分，大人们收起了往常居高临
下的尊长气势，有什么事了甚至要来一
句：听下响珍怎么说；孩童们则不约而同
称呼她为“珍姐”，几位辈分高于她的也
不例外，弄得响珍倒有点局促不安了。
（上）

山海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
其扼守交通要冲，雄居长城险要，被称
为天下第一关。自从明朝开国大将徐
达、军师刘伯温在这里筑起坚固的城
垣，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山海关已经
成为历史的象征。山海关和历史的命
运一起，接受战争风雨的洗礼，刻画历
史上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画卷。如果我
们足够细心，会从山海关高高的城垣、
挺立的旗杆、深邃的瓮城、坚硬的砖砾
间发现，明朝以后，想绕过山海关谈历
史，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历史在这里拐弯，是我象征的说
法。山海关曾经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明朝末年，蓟辽督师袁崇焕，雄
才大略，以一介书生，衔兵部尚书，领
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
之外，凭借山海关外一带坚固的工事
和上下一心的旺盛士气，与关外后金
（满清）势力浴血奋战，坚守边关，使明
朝边境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袁崇焕
也被称为努尔哈赤的克星。但也许是
因为功高遭忌，加上崇祯皇帝中了皇
太极的离间计，再加上内宠太监进谗
言，和岳飞一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就让一代将星黯然坠落，含冤屈死。
上帝给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崇祯皇
帝也没有能够抓住，从此，明朝的东北
将领更换频繁如走马灯一般，但很少
再有人能够如袁崇焕一样能担当起护

国长城的重任了。关外，主帅换了，明
朝，长城毁了。历史从这里拐弯了，从
此，明王朝再无人能抵御八旗铁蹄，再
无人能成为明王朝大厦的救火者。山
海关内外就没有再太平过，明王朝离
灭亡也不远了。

当李自成闯入京城，坐拥金銮殿
的时候，他必定也曾经做过一统天下
的美梦，他当然知道山海关是何等重
要。山海关外，清军如虎狼之师，虎视
眈眈，山海关还掌握在原明朝将领吴
三桂手里。情急之下，修书一封飞马
驰送边关，想尽各种办法笼络原明朝
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想让他投降。这
吴三桂一开始倒也不是没有想过投降
李闯王，李闯王好歹也是汉人，是中原
政权，而关外是刚刚成立的满清政权，
不谈这些年自己带兵与满清连年杀
伐，就是从心理感情上也可能更容易
认同李自成一些。接到李自成的书信
后，据说吴三桂已经做好固守山海关，
等待李闯王派兵前来合力抵抗清兵的
部署。但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坏了大
事。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城后，烧杀掠
夺不亚于土匪，特别是对原明朝王公
贵族的掠夺，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
步。对王公贵族年轻貌美的妻妾女
儿，也是公然哄抢。吴三桂的爱妾陈
圆圆，是个绝代美人，被刘宗敏看中，
抢到府中。当吴三桂得到这个消息的

时候，气得七窍冒烟，发誓要报仇雪恨，
历史上在这里拐弯了，舞台上也终于有
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戏目。于是，吴
三桂也不管什么民族大义不民族大义，
他彻底拱手将山海关送人，号令打开山
海关城门，迎清兵入关，一同直捣北京，
于是，短命的大顺政权顷刻土崩瓦解，李
自成率部退出京城，最后在湖北九宫山
被地方地主武装袭击后下落不明。山海
关，在清军入关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
用。可以说，山海关，已经不能作为一个
单纯的军事设施来看待，它已经是一把
政治的钥匙，谁取得了山海关，谁就能够
进退自如，谁取得山海关，谁就取得了问
鼎中原的主动权。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拥兵入关，
横扫各派势力，国民革命军北伐才得以
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中国也因此才在形
式上实现统一。山海关，就是当年少帅
入关的必经之地。历史在这里拐了一
个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
不抵抗政策，撤入关内，也是走的这条
线路。日寇入侵，东北丢失，华北危急、
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历史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中国进入最艰难的抗日战
争时期。

山海关北有葫芦岛，再往北有锦
州，三点成一线，这三地历来是兵家必
争之地。林彪率领十万大军初入东
北，就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附近辽

锦地区展开反复争夺。后来，解放战争
年代，东北人民解放军（四野）根据党中
央、毛主席的指示，在林彪等率领下，避
开大道，占领两厢，实施“关门打狗”策
略，迅速占领锦州一带，夺取葫芦岛、山
海关一线，其实质既切断国民党军向关
内撤退的路，也切断了国民党军妄图从
海上逃跑的退路，最终实现了将整个东
北国民党军围堵在东北全面歼灭的战
略。这一辉煌战役，史称辽沈战役。历
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进入了加速推
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历史在 1948 年底
再次与山海关相遇。平津战役打响，这
里成了前线临时指挥所，这场战役，以解
放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在山海关一个
不起眼的村落里至今还有按四野指挥所
原貌设置的纪念场所。解放战争的三大
战役，有两大战役与山海关结缘，这样的
地方，在中国还找不出第二个。

山海关，我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关
隘，更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景点，我把它
看作一个历史上的节点，虽然它不是最险
要，但它比任何一个关口都重要，它所承
载的也比长城上任何一处关口都丰富和
厚重。在山海关的最高处，站在点将台
上，我听见历史的风云激荡，我看见隆隆
的战车驶过，我触摸到历史拐弯的痕迹，
我知道，历史不止一次在这里拐弯，那构
筑起城墙的，不只是那每一块砖头，每一
块石头，而是历史的骨骼。

蛙声鼓噪
虫吟四织
灯光幽暗迷离
如白日荒废的眼神
绿意向着纵深
道路潮湿泥泞
人间依然美好
配得上我的沉默
也配得上我絮语不止

三月事
看柳树发芽 桃树开花
看落樱如雪 杏花捎雨
一点点褪去冬衣
像卸下灵魂的重荷
听燕声呢喃
如聆故人诉说从前的
一段旧事
看孩子们放风筝
看命运的手中
一点点松开又骤然收紧的
那根长线
窗檐下挂风铃
风吹一次 我醒一次

金银花
金色花瓣与白色花瓣
并开在一起
像阳光依偎着月色
我喜欢摘几朵泡水喝
有时喝出清甜
有时喝出淡苦
更多时候
她们平淡无味
却如百味穿心

莲又开
湖水点灯
照亮记忆中的夏天
阳光纤柔
捧出又一个崭新的六月
每一片花瓣
都是我未来得及打开的信封
风一吹
水面上 红裙翻舞
风再吹 我爱的人间
乱过花影

合欢
合欢树开新花
像许多粉色的蝴蝶
栖息在六月的枝头
昼开夜拢
开时
一树的欢喜
拢时
一树的清寂
风过
有花纷纷飘落

在枝头热闹着的花朵
依然叫合欢
那些凌乱在地上
捡不起的
我唤她们落红
与忘忧

夏至
怀抱生如夏花的理想
又一次途经
六月的路口
草木顶着生长的名义
在阳光下拔节
将路过的身影越压越低
蝉声盖过蛙鸣
躲在树荫下乘凉的人
依然像在打坐
花朵与果实在风中接力
夜风与露水一样清凉
星星越见疏朗
我在人间长久徘徊
也偶尔望天

半夏
栀子敛起香气
无花果露出细细的牙齿
蔷薇从墙里探出笑脸
蒲公英的梦
越飞越远
梅雨的间隙
阳光宛如重逢的笑脸
萤火粒粒
装点荒野如星空
万物欣欣向荣
连孤独与死亡
也染上了绿色的光芒

藤蔓
告别可以依附的树干
终于把自己举到了
半空中
只剩下风了
摇晃她单薄的身体
只剩下阳光
让她保持生长的力量
高处并不高
只要脚步一点点
抬离地面
远方也并不遥远
在一个人不停告别的
途中
这一生
也许
并不能开出一朵像样的花
如一株野生的藤蔓
我只是站在季节的枝丫上
为这个世界
结几颗想象中
玲珑的果

大雨（外一首）

□陈凤兰

夜有多黑
我就有多卑劣
衰老的皮囊
炽烈的火
物的苟且
无尽的忧伤
我干净的百合
跟太阳一样透明纯净
世俗里无物一样空
灵魂连影子都没落下
你不唾弃我的真身
却给我一个沉默的背影
我无声大雨滂沱
默片的黑白
没有人能爱上我的全部
包括神经质的灵感
绝望于人间的悲伤
我用笔刺青
用诗歌着色
你的设防
我筑起自尊的堤坝
暴雨的洪流
冲刷仅有的温暖
进
万箭在弦
退
茧室如晦
生死由你
爱恨如风
当我白莲一样剥开
一切
包括一丝风
一只蜂
都能扼住呼吸的咽喉
听天由命
惊恐不安
如夏蝉
不停地嘶叫
惊扰了谁的安宁？
抱歉，抱歉
活着打扰了世界
只能大雨
默片一般无声

在暗夜
在无人的缝隙里

你的马车擦肩而过
嘀嗒嘀嗒
你的马车从远方驶来
你说捎我一程
可看到我沉甸甸的行囊后
你迟疑地没停下转轮
我急切追赶
我有路费
诸如爱
你哂笑
像是黑色幽默的冷酷
我谄媚
我知道你的去路
陷阱，迷障，
还有死亡的殿堂
你无谓回答
那又怎样
又能怎样
我涨红了小脸
我有真知
可以剥开一切诡相
你一记鞭子
马车绝尘而去
前面两旁鲜花
像是最后的晚餐
我的行李沉重
我的脚步蹒跚
但内心有一片草原
还有一只轻盈的妖蜂
行走若是我的生命形态
马车那只是意淫的幻象
上帝让我不朽
先让我无从举证
再让我哑口无言
直至我写不出一句诗行
我只能把玫瑰的美
折叠成双倍的妖娆
就像活了两辈子
一半在人世
一半幻想在你心里


